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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锦绣苗乡
苗岭青青水汤汤，云涛滚滚雾茫茫。
不知何处笙歌起，人道舟溪锦绣乡。

二、歌舞胜地
舟溪处处飞歌扬，苗寨家家米酒香。
男善吹笙女善舞，四时鼓乐震山岗。

三、甘囊香堂
明代舟溪建此堂，吹笙跳月古风扬。
青年男女来相会，欢庆新春歌舞狂。

四、春到苗乡
夜夜笙歌入梦乡，别来常念甘囊香。
年年只盼春归早，赶趁东风到会场。

五、山外来客
东风一夜发春帖，五里河滩垒舞台。
越岭翻山新友至，漂洋过海故人来。

六、拦门迎宾
远处亲朋山外宾，舟溪看会趁新春。
苗家迎客拦门劝，美酒先喝十二巡。

七、醉在苗乡
满载长桌开盛宴，一家宾至百家亲。
飞歌凳舞常留客，米酒酸汤总醉人。

八、吹笙跳月
千家苗女竞风流，万曲笙歌争上游。
潇洒少年随我爱，多情女子任侬求。

九、千牛争霸
但见黑风破阵来，欢声雷动疆场开。
牛王争战惊天地，横扫千军展霸才。

十、万马竞赛
健儿跃马展英姿，号角一声如电驰。
但见尘飞天地暗，不知谁个为雄雌。

十一、金鸡斗战
冲冠怒发决雌雄，打斗场中趣味浓。
莫道输赢能立判，几番游走还击中。

十二、苗歌对唱
每个深藏歌万箩，善才最是苗乡多。
平常不敢对人唱，生怕赛来日落坡。

十三、少年风流
翩翩起舞好风前，潇洒谁家美少年？
一曲笙歌吹奏罢，千条花带竞相缠。

十四、阿公吹笙
三两岁时来踩堂，八十高寿不离场。
一生痴恋芦笙会，到老还发少壮狂。

十五、阿婆跳月
当年苗寨一枝花，走进笙堂万众夸。
穿上银装来跳舞，阿婆还似十七八。

十六、笙讨花带
小伙多情却讨嫌，姑娘有意莫轻缠。
歌吹不断舞不尽，千里姻缘花带牵。

十七、游方对歌
春夜月明风带香，苗家儿女来游方。
情歌唱到东方亮，此意有如溪水长。

十八、笙鸣太平
一年一度一相逢，千古笙歌千古情。
春到人间重聚首，太平乐奏世清明。

舟溪竹枝词十八首
□ 龙俊成

许多天前，我们约过，等一场雨，同去古
镇，品味雨中的诗意。那时，天高云淡，秋
老虎还在发威，根本看不出要落雨的趋势。

一觉醒来，掀开窗，雨声立即挤了进
来。是不是，秋雨也是“随风潜入夜”的？

雨，真的落下来了。湿润，氤氲着一丝凉意。
我们要去听雨的古镇，已经出现在眼

前。它还是那个样子，不悲不喜，独立寒
秋，超然于世。

如果你是大地方来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
到，苗岭深处，会藏着一爿汉风绰然的镇子。

下司古镇，外形袖珍玲珑，内心精致。
灰墙翘檐黑瓦，幽巷古街回廊。每一处细
节都浸润着古典园林的气息。

水是生命之源，有水的地方才有灵性。
清水江这条黔东南最大的河流，远道而来。
到这了这里，徘徊不前，一改它野性粗犷的脾
性，变得温婉柔媚起来。于是，眼前的画面就
成了，一湾碧水望江楼，烟波浩渺荡扁舟。

古镇的魅力，在于它跟我们有着一段回
不去的距离。每一块砖瓦都是书写在现实当
中的历史。后人嗅到的是时光老去的气息。

意念中的古镇，应该是这样一种诗情画
意：灯火阑珊处，卧看月明时。却很少会去
想，雨雾蒙蒙，凉意袭人，又是怎样一种感觉。

踏上桥头那块青石，雨意更稠了。风雨
桥古色生香，迎我一身风雨。

恍惚之间，疑是身处江南。花街旧痕，
玉溜的是包浆裹住的时光。一双脚，又一

双脚，从这里走过，前面花明柳暗，身后便
是流走的岁月。

拍遍栏杆，檐下雨帘密织，江面，远山，
烟雨朦胧。

通向古镇的那条老街，空无一人。两边
店铺，门可罗雀。仿佛一场秋雨，按停了所
有浮躁，雨声才是古镇的主角。

我举起镜头，画面里，友人着棉麻红衣，

裙摆飘如白絮，撑一把油纸伞从雨巷走来。
那一刻，恍若穿越时空长廊，不知身在何处。

转了一个拐角，碰面的是一幢老屋。木
门深锁，槛外几杆瘦竹横斜。风摇落雨水，
打在竹叶上，如珠断线，零乱地溅在石阶
上，开成跳动的水花，青光熠熠。

这时，若有人披一身风雨，叩响门环，门
会不会吱呀一声洞开？

雨滴敲打着伞面，在头上沙沙地响，神
智有些恍惚。低头愣了一下，感觉好像出
戏了。再次抬起头来时，眼前出现一个宽
阔的石坝子，对面有个戏台，人去台空。人
生如戏，戏如人生，可以想见，曾经有多少
悲欢离合的故事湮没在风雨中。

台子下面，几个画画的学生，蹲在墙根，画
板上描几笔，雨中阁楼的影子就从纸背走来
了。还有撑纸伞的人，也许会成画上的风景。

莲心桥的名字是谁起的，亏他想得出。
不过，寓意却是很美好的。单从字面上看，
就知道这是一座浪漫的桥，是为相爱的人
架设的桥。桥身造型纤巧，如一片莲花浮
在水上，真担心它承载不住爱的重量。

许多美好的景致，远观更有韵味。宁愿
伫立桥畔，看它倒映水中的样子。然而，还
是忍不住拾级而上。凭栏听雨是另一种曼
妙的感觉。

下得桥来，友人撑伞站在桥下，桥孔如
一个古典的画框，将她框在雨雾中。

有雨的巷子，格外幽静。青石板，被清
洗得一尘不染。站在巷子口，无数亮点在
幽暗处跃动。

走在雨中，享受雨声包裹，容易让人产
生幻觉，那些听来的故事就会乘虚而入，与
实现产生某种联系，或者重合——

据说，在那个远去的时代，水路是古镇
连接苗岭内外的重要通道。汉文化通过商
船输入，开化蛮荒，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遗
迹。徵派建筑出现在苗侗腹地，与吊脚楼、

鼓楼共生共存，巧妙地融为一体，造就了古
镇多元文化互补的奇观。

也难怪，离古镇不远的麻江县高枧堡能
产生一位清朝状元。事实上，夏同龢并非
当地人，乃明代屯堡人后裔。但状元文化
至少影响了这一带的文化生态。

也有人说，当年流放贵州的王阳明，龙
场悟道成功，受人爱戴，人们在下司建了阳
明书院，请他讲学。

如果真是那样，眼前的书院，那位眉骨
略凸，长须飘飘的学者仿佛刚刚离座，房梁
上还余音缭绕。

历史往往扑朔迷离，尤其在贵州这样的闭
塞之地，被王朝史官遗忘，或者忽略，不足为奇。

天色渐渐暗下来，雨仍然没有停住的意
思。整个镇子里好像只有我们俩跟雨水混
在一起。人们也许蜷缩在自己的小屋内，
散漫品茶，一曲《禅茶一味》，琴箫婉转，茶
香袅袅。偶尔抬眼，一窗朦胧，一窗雨声。
抑或咂一口米酒，脸色微红，桌上的酸汤冒
着热气，用筷子翻一下，夹一块送到嘴里，
说这酸汤鱼真嫩。另一个说，那是自然，稻
花鱼嘛。彼此碰一下杯，仰脖干了。感叹，
这入秋的第一场雨，下得真过瘾……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帮我拍呀。我怎
么走神了？友人站在一片伞下，让我按快
门。那些油纸伞，红红绿绿，一只挨着一
只，朝天挂着。伞阵绵延，如一片彩云铺在
巷子上空。细雨密集地打在上面，发出的
声音格外立体，有阵势，沙沙沙沙……

江边的码头，牌坊静穆，如同一位久经
风雨的老人，守望或目送一江舟船来来去
去。而此刻，除了几只游船横在江岸，只剩
江水茫茫，笼在烟雨中。

沿江栈道，从脚下伸向远处。友人举着
伞走过去，凭栏远望。画面里就有了古典
味道——不管是送别还是守望，漫江的雨雾
无疑浇稠了诗画里的情绪。

古镇听雨

□ 陈永忠

由青年学者姜秀波校辑的《凯里古代诗文
集》即将出版，这对传承凯里文脉、推动清平文
化研究来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文化雅事。

收集整理这些古诗文，是一件极其孤独
的事。这几年，秀波跑遍陕西、四川、湖北、
江苏、北京等地图书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
走访了无数民间人士，才把这些业已遗散在
历史尘埃中的诗文一首一篇收集起来。个
中艰辛，自不待言。

这一部厚重的《凯里古代诗文集》背后，
凝聚着他无数的辛酸和汗水。在物欲横流
的今天，别人理解了没有，我不得而知，但我
却为之而感动。当秀波先生嘱我为这部厚
重的诗文集写几句的时候，我应允了。我
想，这是为文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但更多的
是想唤起人们关注脚下这片有着厚重人文
历史积淀的土地。

《凯里古代诗文集》所收集诗文以明代
“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孙应鳌之诗文最为瞩
目。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一个自我失序的
朝代，本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推动中华文化大
繁荣、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时代，但由于扭曲的
政治生态所带动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开始
背离中华文化所固有的人文秩序，虽在明朝
中后期有张居正、孙应鳌等人的极力扶倾，但
仍然无法阻拦整个人文社会的失序。

张居正作为大明帝师，与历史上的姜子
牙、管仲、商鞅、李斯、张良、诸葛亮、房玄龄、耶
律楚材、刘伯温齐名为十大帝师，其能力、才华
及治国理政经略可窥一斑。十年的辅政，换来
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开花，可以说，“万历中
兴”，几乎创造了一个晚明社会、文化的小高
潮。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场改革最终戛然
而止，大明也随之坠入无可救药的深渊。

出生于清平（今凯里炉山）的孙应鳌，是
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给皇帝讲课的人。作为
张居正改革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又同为皇
帝的老师，孙应鳌较好承续了张居正的思想
精髓，比如对皇帝灌输重德爱民的思想、树
立重勤轻玩的观念、强调重道轻艺和重俭轻
奢等。但中晚年因对现实的隔膜和愤懑，孙
应鳌最终把眼光转投向满目疮痍的社会，写
下了《无麦谣》《荒城谣》等不少直抒胸臆、悲
悯天下苍生的诗作。

《黔诗纪略》中收孙应鳌诗作 457 首，他
的《督学文集》《学孔精舍诗钞》则是流传至
今贵州较早的两部诗集。

明代中晚期，阳明心学历经了从发展到巅
峰的重要阶段。从正德年间王阳明在贵州向
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龙场悟道”后，阳明心学
已经作为一个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学派而登上
历史舞台，阳明弟子遍布全国，阳明心学不断
在海内外传播。“清平王学”，又或被《明儒学
案》遗忘的“贵州王门”，均产生于这一时段。
因而，古清平承载着凯里市历史的变迁和文脉
的传续，并一度成为贵州学术交流中心，被学
术界认定为“贵州五大王学重镇”之一。

古清平，是一个诞生“贵州文化旗手”的
地方。清万斯同在所著《明史》中称孙应鳌

“奋起荒徼，以学行知名，为黔中人士之冠”，
而后“西南大儒”莫友芝亦论孙应鳌为“贵州
开省以来人物冠”。清道光年间贵州巡抚贺
长龄则言“至明而清平孙文恭公出，直接洙、
泗、濂、洛之传，一时名德钜公争相引
重，黔遂居然邹鲁矣”。而“贵州睁眼
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也说：“孙应
鳌如星日之气，历久弥光”。有孙应
鳌的古清平，虽然走过了落寞的四百
年，但依然充满了文化的庄重和文学
的温暖，依然闪射着一种让人敬畏的
学术力量。

因为扼守作为“西南大动脉”的湘黔古
驿道，古清平在五百年间凝结了大量珍贵的
文学艺术遗产。伟大的心学集大成者王阳
明途径并短暂寓居清平，作诗《过清平》；明
嘉靖朝曾任内阁首辅的夏言，早年道经清
平，作诗《清平道中》；著名理学家蒋信游历
清平名胜，作诗《清平宾阳洞》；有“嘉靖广五
子”之一文坛盛名的吴维岳宦游经清平，作
诗《览云溪洞》；明中期文学流派“后七子”之
一吴国伦宦黔数年，在清平留下吟洞诗作
《云溪洞》《天然洞》；清乾隆年间，著名文学
家李绿园行经清平，作诗《清平县》……翻阅
这些名家古诗文，让我再一次回到前朝。

可以说，通过《凯里古代诗文集》，清平文
化所展现出来的宏巨体量，已经超出了我们
被文化表象所压缩的“想象空间”。这还不包
括尚未发现的清平诗文，以及已经散佚的清
平人著述。如秀波先生所言，清平兴学，且人
文“为之一振”后，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
朝，蔡潮、王阳明、张翀、邹元标、王宗载等诸
多名家，或镇守清平，或寓居清平，或迁谪清
平，或清平人投其门下，又或常聚清平论学，
拉开了清平文化的大幕。清平文化最终自成
体系，成其为贵州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贵州
本土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交融的一个经
典范例，在今天这个时代拿来研究，依然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事实上，我们对清平文化是有着深厚情
结的。历史的车轮前进了数百年，人世间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忽然有一日我行走
在炉山老城区的街头，临街的建筑层楼叠
院、高脊飞檐，复古的徽派建筑依然有当年
的气势，这些历史的痕迹并没有轻易从我们
记忆里抹去。自1913年更名为“炉山县”起，

“清平县”作为历史上的旧称已被弃用了一个
世纪，其后“炉山县”又更名为“炉山镇”，成为
如今凯里市的老城区。“土著”的炉山人骨子
里，至今还流淌着一份久远的自豪。

我曾怀着极其虔诚的心走进炉山，在孙
文恭公祠，大红朱漆依然呈现新鲜的味道。
猛一抬头，正厅房梁上缠绕着红丝带，微风
轻吹，把四百年前的历史无限拉近，像打开
的史书，一页页翻开……

当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浪潮铺天盖
地席卷而来时，泥沙俱下，当中也许低俗不可
避免。但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关注
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如果只关
心脚下的方寸土地，那是没有未来的。

古镇次第凋敝，文化的灯盏次第熄灭。
秀波先生的举动，是以微弱之力在点亮一盏
盏灯火。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明之所以
从不间断，生生不息，在历史传承中兼容并
蓄，就是有一大批像他一样执着、矜持的文
化人在坚守、传承。

数十年来，《孙应鳌年谱》《孙应鳌文集》
《孙应鳌研究》《孙应鳌思想研究》《孙应鳌全
集》《孙应鳌集》等学术专著陆续出版，《清平
时光》等文艺作品集也相继面世。我想，这
是文化的觉醒，文化人的觉醒。

当我们在追求诗和远方的同时，自觉与
不自觉之间，“一不小心”就忽略了脚下的文
化。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习惯地认为熟悉的
地方没有风景，从审美角度上，不同程度上

忽略了一直深入我们骨髓里的文
化。实际上，凯里正如一座文化富
矿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发现。我们
有理由相信，随着《凯里古代诗文
集》的成书，对“清平文化”走向更
广阔的学术空间，对提振凯里文化
的内涵及自信必将起到推波助澜
的作用。

点亮一盏灯，照见脚下这片土地

□ 姚 瑶

□ 苟文华

乡村的春天来得早。岁寒未尽，院
角的腊梅树，虬屈的枝丫，腊月里就缀满
黄亮的梅花，在凛冽的寒风和漫天飞雪
中，给残冬晕染出一丝暖色。崖畔畔的
迎春花常常是在立春之前就已经绽放，
金灿灿的花骨朵像一把把小巧的号角，
奏响萌发的主旋律，传递出春天即将盛
大登场的信息。

打罢春，东风解冻，阳气抬升，地塄
边坡畔畔那一丛丛一株株野生的水桃
树，细长的枝条上，萌发出一粒粒殷红色
鼓鼓的花苞，远远地望着，就像是一团团
红红的霞光。这种被叫作“水桃”的植
物，虽然也是桃，但它却只能结出指头蛋
那么大的一点果实，核坚硬而果肉极薄
不可食，不是我们通常概念中作为水果
的那种桃。它是水果桃的鼻祖，果木之
中，水桃开花最早，要比水果桃早出二十
多天的时间。水桃的花苞像是在胭脂水
里浸泡过一样，红润鲜亮，给早春萧瑟寂
寥的田野点染出一丝靓丽的俏色。

紧随着水桃花，园子里的李子树一
夜之间，齐刷刷地满园盛开。家乡的河
滩地里，散布着众多的李子园。一大片
一大片，一个园子一个园子的李子树，忽
然都开出白生生的李花，像白皑皑的春
雪一样覆盖在辽阔的田野，气势实在雄
浑。当此时，村庄里人家院子、房前屋后
高大的杏树，似乎不甘落后，要与纷繁浩
荡的李花争艳，它扬长避短，急慌慌地亮
出鼓鼓荡荡满树红蕾，以色夺人。杏花
比水桃和李子的花大得多，树又高大，花
色又红，开得急促快捷，是为“怒放”。

“红杏枝头春意闹”，杏花这么一“闹”，
其他各色花儿渐次亮相，万紫千红，你方
唱罢它登场，乡村的春天越来越热闹。

作为乡村里的职业农民，父亲拥有数

亩土地。无论这些土地肥沃与贫瘠，父亲
不嫌不弃，都虔诚地热爱。土地给了父亲
英雄用武之地，他在这些土地上精耕细
作，成为种庄稼的把式。父亲经年累月地
在土地里劳作，不肯歇息一天，也不让土
地有一丝空闲。一片桃园，是父亲的主要
经济来源，家中的一应开支，都来自繁盛
的桃子。一爿菜地，韭菜，茄子，豆角，蒜
苗，辣子，萝卜，一日三餐的菜蔬，几乎全
部出自那方菜圃。其余的地块，按照季节
和农时适时播种耕耘，小麦玉米，大豆红
薯以及油菜，保证着一家人的口粮。父亲
说，人勤地不懒，人不误地，地不误人，土
地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春天，是乡村景色最美的季节，也是
父亲最为忙碌的时候。春节一过，父亲就
成天蹲在麦地里拔草。春风和煦地拂着，
春阳暖暖地照着。父亲用小手锄仔细认
真地锄地，将那些野燕麦、黏黏草、野茼蒿
一棵一棵拔掉，又将荠荠菜、梅花瓶等可
食用的野菜一一捡拾进竹篮，作为春天田
地里最先的收获而尝鲜。几亩麦田，仅仅
除草，就花去十天半月的时间。父亲从来
不觉得锄地拔草有多么苦痛，尽管他在麦
田里长时间地蹲着干活，腰酸背疼腿抽
筋，但他看着那一株株麦苗返青、拔节，仿
佛看见一粒粒饱满赤红的麦粒已经滚进

了仓廪，满心欢喜而乐此不疲。
绿油油的油菜抽出胖嘟嘟的花薹，

油菜花轰轰烈烈地盛开，黄澄澄的就像
是一地金子。

春分刚过，桃园里的桃花开了。满
园粉红色的桃花，就像一片朝霞，映红了
田野。父亲沐着春光，站在开满鲜花和
弥漫着馨香的桃园里，一棵树一棵树，一
条枝一条枝的疏花。父亲小心翼翼地拨
弄着每一条花枝，仔细地端详着。朵朵
桃花都是那么精致漂亮，摘除那朵，保留
那朵，面对两难抉择，父亲绞尽脑汁。那
一咕嘟一咕嘟繁密而艳丽的桃花，不光
是来看的，父亲还指望着它结出硕大的
桃子。疏花的时候，取舍之间，父亲总是
于心不忍，隐隐的痛着，难以割舍。

父亲拥有一片土地，拥有一片桃园，
父亲便拥有了春天。父亲拥有春天，父
亲满足而幸福。桃花依旧笑春风，但父
亲显然已经在春风中沉醉，黧黑的脸颊
上泛起桃花般的红晕。

最是一年春好处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探出头，变绿了。
花儿悄悄张开嘴，变香了。
轰隆一声巨响，把青蛙从梦中惊醒。
它不舍地跳出洞穴，
等待一场春雨的洗礼。
扑面而来的花香，
饱含着蜜蜂和蝴蝶的祝福。
她迈着轻盈的脚步缓缓而来。
风吹绿了树叶，带来了芬芳。
雨滋润了土地，带来了希望。
鸟儿叽喳唱着歌谣，
春天以特殊的方式，开启了一场浪
漫之旅。

春 韵
□ 吴文娟


